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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念危机及其当代批判
∗

李勇　薛丽∗∗

【摘要】以色列的基布兹运动是指犹太移民从１９０９年开始在巴勒

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个具体的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运动.基布兹在共

有、劳动、平等、共产主义教育等理念体系的指导下得以建立与发展,并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基布兹陷入

了危机;与基布兹危机相伴随的是基布兹理念体系也遭到质疑与攻击.
面对危机,基布兹在展开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展开了以重塑传统理念为

核心的针对理念危机的改革;但这种重塑是一种被动性的重塑,本质上

是对断裂的现实与传统进行连接与妥协的尝试,而非着眼于现实与未

来发展的先导性的理念重塑.从目前的效果看,这种重塑取得的成就

也是喜忧参半.
【关键字】基布兹;公共理念;劳动理念;现代批判

“基布兹”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农庄,是以色列特有的一种社区组织模式,至今

已有１１０年的历史. 早期的基布兹具有公有制性质和社会主义特色,主要表

现在社区成员在平等与自愿的原则下共同参与义务性劳动,实行财产和生产

资料公有制以及按需分配制度等. 基布兹运动的初衷旨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

的以色列国. 基布兹为以色列国的建立与建国后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 基布兹也被誉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细胞①、人类历史上一场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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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２０２１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２１YJC７１０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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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共产主义实验①.

一、基布兹社会主义的早期成就

１９１０年初,几名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犹太青年在约旦河谷南部建立

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布兹,名为德加尼亚,希伯来语意为“粮食产地”. 该基布兹最

初只有７名成员,内部实行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按需分配、直接民主制度等.
他们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拥有财产并保卫自己的安全,一起描绘他们的社

会蓝图②. 这些人坚信自己的实践正在为一个基于合作、平等和共有生活的,崭

新的犹太社会奠定基础. １９１０年后,陆续有上百个基布兹在巴勒斯坦地区建

立,史称“基布兹运动”. 德加尼亚基布兹的基本原则被后来的基布兹继承并发

展. 基布兹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独立战争、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色列的经济危机、２００８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等诸多挑战,但基布兹

在这些挑战面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优越性. 目前,以色列

有２７４个基布兹,总人口约１４万. 根据基布兹在规模、组织模式等方面的特征,
大致可以将１１０多年的基布兹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步探索

时期(１９０９—１９２０年),主要表现为小型基布兹的建立. 自１９１０年第一个基布

兹建成后的４年间,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很快建立了６个小型基布兹. 第

二阶段为大型基布兹建设时期(１９２０—１９４７年). 随着«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大

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形成了第三次犹太移民高潮. 在此期间,第一个大型

基布兹得以建立. 截至１９４７年,巴勒斯坦地区已建立基布兹１４７个. 第三阶段

为从分散到联合时期(１９４８—１９８５年). 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建国后百废待兴,需要集

中力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基布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从分散逐渐走

向联合. １９６３年,全国性的基布兹运动联盟得以成立. 第四阶段为改革时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今).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以色列国内经济危机以及基布

兹原有体制弊端的双重影响下,基布兹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危机. １９８５年,全国

性的基布兹运动联盟分裂为三个基布兹联盟,基布兹自此进入了漫长的改革

期.③ 时至今日,基布兹依然享有“国之基石”的美誉.

①

②

③

MartinBuber,PathsinUtopia,trans．R．F．C．Hull(Boston:BeaconPress,１９５８),１３９．
StephenCharlesMott, “TheKibbutz􀆳sAdjustmenttoIndustrializationandIdeologicalDecline:

AlternativesforEconomicOrganization,”TheJournalofReligiousEthics,１９．１(１９９１):８６．
李勇LiYong,«论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兴起与当代改革» [OntheRiseandModernReformof

IsraeliKibbutzMovement],收录于«犹太研究»(第１５辑)[JewishStudies(１５)],傅有德 FuYoude主编,
(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１２８—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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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基布兹在十分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奇迹”. 现今,基布兹以占以

色列３％的人口和３６％的耕地,创造了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４２％的工业产

值,为国家提供了５０％的小麦、５６％的牛肉、８２％的棉花、９８．８％的鱼类、５１．３％
牛奶;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４３％,工业出口总值占以色列工业出口总值的９％;
基布兹经营的行业包括农业、工业、手工制造业、珠宝业、教育行业、电子行业等.
基布兹农业创造了“滴灌”技术,历史性地解决了以色列的节水与浇灌难题. 基

布兹的经济地位在以色列举足轻重.
在政治上,基布兹为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基布兹为以色列建国提

供了必要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 基布兹运动使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成为可

能. 早期基布兹的建立吸引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使其成为

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 由于战争和压迫,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没有统一的组

织和明确的目标. 基布兹开拓者赤手空拳地到荒芜之地进行土地开垦. 在经过

不断的努力和尝试后,建立了基布兹———犹太人的新家园,使犹太人的大规模聚

集成为可能. 基布兹的建立使得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空中楼阁,而变成了一种

现实可能.
在文化上,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成了以色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布兹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基布兹艺术家以社区生活为主题,创造了一系列作

品,涉及文学、艺术、民族歌舞等领域. 基布兹文化的最典型体现是成员的日常

对话,甚至他们的新床单、墙、报纸上印的都是希伯来语,居民的日常对话成为璀

璨的文学作品素材. 基布兹文化的另一体现是民族节日,传统的犹太年会、节假

日和周年庆典等活动成为基布兹独特的文化特征. 另外,基布兹的独特价值观

和组织原则也是以色列对外文化传播的一大亮点.
此外,以色列政治、教育、国防等领域中的许多精英人物都出身基布兹. 自

１９４８年建国以来至少有４位总理来自基布兹,如本Ｇ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

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 以色列精英人物中有相当多的人要么出生于基

布兹,要么生活在基布兹. 在工党执政的２９年中,其内阁成员约有１/３来自基

布兹. 以色列国防军中有许多高级将领原本也是基布兹成员,如曾任国防军总

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就出生于以色列的第一个基布兹. 在１９６７年

的“六五战争”中,以色列有３０％的空军驾驶员和近１/４的陆军军官是基布兹成

员. 在这场战争中,以军阵亡７７８人,其中２００人也都来自基布兹. 基布兹培育

出的优秀人才为以色列建国、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基布兹社会主义实践在当时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与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

种优越性来源于基布兹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分配原则、民主制度、技术创新等

多个层面,而贯穿于所有这些层面的是其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理念. 一个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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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的事实是,基布兹的理念先于基布兹的产生,并且犹太先驱正是依据其系统

化或半体系化的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理念来建立与发展基布兹的.

二、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

基布兹是实体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它的建立与发展必须在某种系统化

的理念、愿望或原则的指导下进行. 由于基布兹社区的分散性、具体实践的差异

性、单个基布兹的规模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基布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但是,纵观基布兹的发展史,几乎所有基布兹都遵循下述社会主义

理念.
(一)共有理念

共有理念由如下三个方面组成. 首先,自愿原则是共有理念的基础.① 基

布兹首先是一个自愿性组织,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有共同目标和任务,成员有明

确的权利和义务. 相应地,基布兹为其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障,包括健康、
安全、教育、住房、休闲和福利等所有领域. 其次是,集体主义共有理念的本质诉

求.② 作为基布兹最高利益的集体主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集体生活制

度. 由于早期基布兹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集体生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资源的有效集中和使用. 基布兹成员白天在公共食堂吃饭,晚上则自愿待在

一起分享一天的收获和情感,这种情感的分享被认为是集体生活非常重要的一

环. 成员劳动所得的大部分用于公共生活和开销. 二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
男女成员都要从事直接劳作. 出于对男女性别差异的考虑,组织安排大部分男

性从事体力劳动,多数女性则从事儿童照顾、卫生医疗等服务性工作. 最后,民

主集中原则是共有理念的现实表现. 基布兹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制,
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 基布兹通常每周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基布兹的

日常事务由全体大会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 管理委员会下辖生产计划、文教、
劳动、财务、卫生体育、住房等若干专门委员会. 如果遇到问题,先由专门委员会

进行初步表决,然后将讨论决定交由成员代表大会最终表决. 遇到比较重大的

事务,简单多数票还不够,须有２/３或４/５的通过率才行.

①

②

ConstanceSmithandAnneFreedman,VoluntaryAssociations: PerspectiveontheLiterature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２),１３３．

陈艳艳ChenYanyan,薛丽 XueLi,«以色列的基布兹社会主义实验» [IsraeliKibbutzSocialist
Experiment],于«中国社会科学报»[SocialSciencesinChina],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２３rdJanuary,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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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理念①

在基布兹里,劳动不仅为社区未来提供可持续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在于它

是一种共同价值的表述,“一个有共同信念的集体只能在集体劳动中才能真正存

在”②. “劳动”不仅是基布兹集体主义教育的关键载体,更是基布兹社会认可的

核心价值.③ 基布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各种协作的、创造性的具体劳动的集合.
“劳动”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包含了各种形式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基布兹中

公社式的生活并非共产主义的目的与终点,它只是为达到共同目的所做的努力,
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 在基布兹中,劳动是“生活的真实,所有的逻辑,所有的

绝对公正,所有美好与崇高的东西;所有这些才能使每个人享有平等. 为了创造

而共同使用人力,这并非出于饥饿与奴役,乃是出于自由意志;它是人内心深处

的呼唤,是一首灵魂之歌”④. 正如早期基布兹创始人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每日

的各项劳动是社区成员生活的中心,也是个人灵性的表达. 我们将我们的灵魂

投入这些事情,就像作家与艺术家将他们的灵魂投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样. 我们

没有别种生活,我们也不想要其他的生活”⑤. 不难看出,在基布兹中,劳动不仅

被看作一项社会必须性行为,也被视为道德崇高的行为;它是精神生活的一部

分,也是情感价值的表达⑥;它连接社区中的“你”和“我”,既是社区的一种理念,
也是实现其他理念的手段.

(三)平等理念

基布兹的平等理念既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犹太民族大流散历

史的必然要求. 首先,基布兹反对一切形式化的“机械式的平等”或“数字上的平

等”. 用本Ｇ古利安的话来说“(基布兹里的)平等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予,又根

据每个人的能力索取”⑦. 这种平等观的内核在于其“双向性”与“整体性”. “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福武 HuangFuwu, «现 实 中 的 神 话———以 色 列 基 布 兹 现 象 浅 析» [MythsinReality: An
AnalysisoftheIsraeliKibbutzPhenomenon], 于 «当 代 世 界 社 会 主 义 问 题 » [ModernGlobalSocialist
Problems],２００６第３期[２００６,Issue３],７１.

MartinBuber,PathsinUtopia,１３５．
王太文 WangTaiwen,«以色列基布兹: 乡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极致演绎»[IsraeliKibbutz:

TheUltimateInterpretationofaRuralCollectiveEconomicCooperative],于«浙江农业科学»[Journalof
ZhejiangAgriculturalSciences],２０２０第７期, [２０２０,Issue７],１２７７.

ShlomoLavi,FourYears(Mibifnim１７,１９２５),３３６．
ShmuelDayan,DeganiaatItsHalfJubilee (TelAviv:Stiebel,１９３５),１００．
MukiTsur, “TheIntimate Kibbutz,”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eds．Divid

LeichmanandIditPaz(RamatEfal: YadTabenkin,１９９７),１２．
１９６０年,本Ｇ古利安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成立５０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其

中对基布兹的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则进行了界定.１９６１年３月,那次讲话得到扩充整理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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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指集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真正相遇”,相互关系与责任上的平等;
“整体性”则表现为个人与集体作为统一的“一”而存在,同时集体的“一”融入个

人中,个人的“一”也融入集体之中.① 基布兹倡导的这种平等观成了基布兹理

论与意识形态中的核心概念②,得到社区成员的普遍赞同和接受,并真正内含于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之中. 其次,大流散的历史让犹太人饱受歧

视、驱逐和屠杀的苦难. 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的犹太先驱认为,犹太复国的一个核

心目标就是实行全部犹太人的平等. 这种理念作为最基本的建设理念被带到了

基布兹的建设与发展中. 平等是每个基布兹人的心声,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他
们需要在集体中平等地使用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 这种极强的平等原则让基

布兹在以色列建国前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也让基布兹成为犹太移民最为向往

的定居点.
(四)共产主义的养育理念③

基布兹创立不久,下一代子女的养育就成了最紧要的问题. 经过全面考量,
基布兹人决定用共产主义方式来养育后代. 共产主义的养育理念与方式主要体

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基布兹强调家庭的功能. 家庭是“小堡垒”,它是应

对逆境的盔甲,被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生活方式锤炼成型,其功能是增加儿童

数量,保证犹太血缘传统和文化的延续. 从功能上来说,家庭的存在能源源不断

地提供劳动力. 另一方面,发挥集体主义养育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集体照顾指由基布兹组织负责建立统一的儿童照顾中心,负责社区内儿童

的生活照顾、学习、性格培养等多种任务. 基布兹成立初期采用家庭照顾理念,
但随着现实状况的改变,逐渐从家庭照顾过渡到集体照顾. 基布兹人选择共产

主义教养方式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出于现实的考量,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养育

比单独照顾更具可行性. 基布兹的共同劳动理念要求妇女也要参加生产活动,
这样养育下一代的任务只能由集体来负责. 另外,基布兹建设初期,敌视他们的

阿拉伯“邻居”让基布兹不得不将每一位成年劳动力投入生产与防御. 二是出于

意识形态的考量. 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念需要后代来传承与发展,集体

教养更利于社会主义实践与理念的传递.
基布兹社会主义实践的四大理念体系涵盖了其组织与生产原则、分配方式

①

②

③

ShalomLilker, “MartinBuberandtheKibbutz,”inKibbutz:AnAlternativeLifestyle,７６Ｇ７８．
ShimonShur, “TheEvolutionoftheIdeaofEqualityintheKibbutzMovement,” Hakibbutz９Ｇ

１０(１９８３/４):１６２．
StanleyDiamond, KibbutzandShtetl: The HistoryofanIdea (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７),８７Ｇ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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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实践接班人的培养等领域.① 每一个理念体系又包括其他具体理

念,如劳动理念体系下有创新与生态理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让基布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这些理念体系在新

形势下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与质疑.

三、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念危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以色列国内经济危机与生产转型滞后等多重因素的打

击下,基布兹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发展危机,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流失、生产效率下

降、债台高筑、组织成员生活水平下降等. 这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基布兹理念危

机,并且理念危机的持续时间要长于经济危机,某些理念危机早于经济危机爆

发,有些理念危机则伴随改革的开展而产生. “传统基布兹模式高扬集体主义旗

帜、抑制个性发展、消除劳动分工、追求绝对平等和社团和谐的原则,在长期历史

实践的检验中,越来越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人性自利的动机和追求个性表现自由

的时代趋势相悖.”②相较于数据上显示的经济危机,基布兹理念上的危机更为

复杂、持续时间也更长,改革的难度和效果也更难掌握.
(一)共有理念的衰落

在基布兹建立初期,共有理念是基布兹最重要的基础理念. 这一理念在保

证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充分调动成员的积极性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传入,共有理念陷入前所未有的

困境.
首先,自愿原则衰落. 基布兹建立初期,基布兹人在自愿原则指导下,自愿

①

②

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考察,认为以色列基布兹实际得以运行,依靠的是七大原则或手段.
一是自愿原则:加入基布兹的劳动或离开都出自一种自我意识选择. 二是财产共有原则:所有财产由社

区组织统一管理,所有财产的法定拥有者是集体,而非个人,个人无财产拥有权. 三是强制劳作原则:每

个人都必须参与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 四是劳动独享原则:劳动只能由社区成员来完成,禁止

社区外界人士参与社区劳动活动. 五是自我管理原则:社区的所有管理组织活动都由社区成员自己完

成. 六是直接民主原则:每个成员都参与的投票,是社区的最高立法与执行权威. 七是公有制教育与孩

子抚养原则:社区负担下一代的教育与抚养责任,而社区教育的一个责任在于培育下一代集体主义生活

方式. 这些原则大部分延续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叶. 随着８０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以及新技术革命

的到来,这七大原则都得到相应的调整与修改. 参见:MichaelHarris, “TheKibbutz:Uncoveringthe
UtopianDimension,”UtopianStudies１０．１(１９９９):１２２.

丛日云CongRiyun, 马涛 MaTao,«对以色列基布兹模式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oftheIsraeliKibbutzModelandReflections],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ModernWorldand
Socialism],２０２０年第２期[２０２０,Issue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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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组织,接受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共同劳动,共享成果. 基布兹为成员提供生

活所需的一切物品,个人自愿接受组织的分配.① 第二代成员出生在基布兹又

有极大可能会自愿留在这里,因为个人从出生到去世的一切都由基布兹满足,而
且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基布兹共产主义教育. 如果离开基布兹,他们对外面的

世界充满恐惧和未知.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西方个人主义在以色列盛行,加之

８０年代开始的基布兹改革,导致了自愿原则的危机. 一方面,个人需求由早期

的依赖集体组织,转变为通过自身来满足. 这种改变影响了自愿原则的继续存

在,影响了成员维护基布兹和为组织做贡献的意愿. 曾经由坚持自愿原则的人

负责的岗位,现在只能由给薪工作者来承担. 曾经部门经理的位置都是成员自

愿承担,但是现在必须基于经济奖励才能实现. 这意味着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降低. 另一方面,成员的需求和选择意愿越来越多,很多年轻成员倾向

于其他生活方式,反对基布兹的自愿原则. ２１世纪初期,一部分基布兹成员陆

续定居国外,他们把基布兹看作高压社会,过时的、没有公众声望和地位的社会

等. 自愿原则的衰落使基布兹出现人员流失,并且对外界的吸引力下降,这给基

布兹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其次,财产集体所有制及其价值观衰落. 财产集体所有制的衰落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集体共担责任价值观的衰退. 基布兹免费为其成员提供家

电、食物、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服务,但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经济不景气的

情况下,基布兹的财政压力加大. 个体对这种集体分配方式产生了质疑,认为在

这种体系中,共担责任是体制化的,消费较少资源的成员实际上补贴了消费较多

的成员. 这种质疑代表集体价值观的衰退. 第二,由于共担责任价值观的衰落,
大约有１/４的基布兹决定把房屋所有权从基布兹转到个人名下,使之成为可继

承的财产,以此满足成员的个人需求. 第三,这种改变使得企业在用人与分配方

面产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又加剧了集体价值观的衰退. ７０％的基布兹工厂

和４０％的农业部门都由受薪董事会经营,而董事会成员部分是非基布兹成员.

４０％的基布兹雇用私营团体来管理工厂,６０％的基布兹雇用非基布兹成员作为

企业管理者. 一些基布兹开始雇用基布兹成员作为管理者,这些基布兹成员已

经终止了他们的强制性轮换制度,开始依据个人能力说话. 基布兹曾经遵循“一

切劳动价值同等”的原则,即不管成员的职业是什么,他们所得的工资和个人消

费津贴都是一样的.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增强,基布兹开始

奉行“按贡献比例补偿”原则,很多基布兹开始实行“有差别的奖励”工资机制.
根据这些原则,成员的消费津贴是根据他们在自由劳动市场获得的工资而定,而

① NirTsuk,TheRiseandFallofTheKibbutz (UniversityofCopenhagen,２０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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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享有平均收入.
最后,集体主义道德观衰落. 集体主义道德观是基布兹文化的重要价值观,

简单来说,就是个体之间、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友爱”,也是基布兹的主要意识形

态.① 在危机与改革时代,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日益个体

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激化②;继而集体主义道德观遭到了全方位

的冲击. 这种道德观主要基于四条原则,在基布兹改革过程中,这四条原则都遭

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抛弃. 一是“共同责任”原则. 例如:如果某个成员有很

多孩子,那么该成员的消费津贴就比其他人多;如果该成员要求特殊的食物,公

共食堂也需要满足这种需求等. 简单来说,基于这个原则,基布兹的资源将根据

“从依靠个人能力,到依靠个人需求”的原则进行分配. 在财政危机与改革背景

下,“共同责任”遭到了事实性的抛弃. 二是集体利益优先原则,即当集体利益与

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集体利益应该居于首位. 例如在１９６０年,如果某个

基布兹成员无法完成农业收割任务,那么其他基布兹成员当根据计划优先帮助

其完成这项收割工作. 但是在改革后的基布兹中,个体价值观盛行,个人利益得

到更多保护的同时,集体利益被进一步弱化. 三是集体的决定是合理的决定原

则. 传统基布兹中,由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不仅影响整个基布兹,而且对每个成

员都产生影响. 改革后的基布兹将一些原先由基布兹承担的责任下放到个人或

家庭,以此调动个人积极性. 于是,集体所做的决定不再能影响每个人,成员需

要自己对所负担的责任做出决定. 四是情感共享原则. 在传统基布兹中,基布

兹通过鼓励成员自由地表达情感体验来提高集体凝聚力,强调集体情绪体验的

表达. 但是,现代基布兹成员更倾向于自己支配娱乐时间,注重隐私与自我保

护,没有人愿意和一群人待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情感和经历. 这在基布兹年轻一

代中更为明显,年轻成员不愿意被集体限制,渴望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二)完全平等理念遭到质疑

在传统基布兹文化中,平等是最重要的价值. 这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首先是经济上的平等. 集体所有制经济下的个人不仅在土地、房屋等生产

资料上享有平等权利,甚至在牙刷、梳子等私人物品之外的消费物品上也享有平

等权. 生活消费品依靠平均分配制度进行分发,基布兹的所有成员,不管其工作

①

②

MelfordE．Spiro, “UtopiaandItsDiscontents: TheKibbutzandItsHistoricalVicissitudes,”

AmericanAnthropologist１０６(２００４):５５８．
丛日云CongRiyun,马涛 MaTao,«对以色 列 基 布 兹 模 式 的 历 史 考 察 及 思 考»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oftheIsraeliKibbutzModelandReflections],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ModernWorldand
Socialism],２０２０年第２期[２０２０,Issue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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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也不管他们的工作在技能、责任、生产效率上存在什么差异,每个人所得的

消费津贴都是相同的. 这种制度曾令经济学家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经济学家

看来,经济奖励是工作的主要动机. 其能够在基布兹中得以施行,是因为彼时基

布兹成员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坚持集体利益取决于每个成员的

努力.①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基布兹成员不愿为了集体利益

忽视自身需求,对组织的无私奉献只存在于第一代和部分第二代基布兹成员身

上. 年轻基布兹成员更加重视自身发展需求,追求经济奖励.
其次,基布兹强调每个个体社会地位平等的价值观. 基布兹如果不能完全

阻止社会分层,这个团体就会消亡. 因此,在基布兹理论和实践中,所有成员的

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 但随着危机的爆发与改革的推进,基布兹外的社会阶层

分化越来越明显,个人社会地位开始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外界的现实与看

法对基布兹成员的影响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关注社会地位对自己以

及下一代发展的影响.
(三)养育理念的转变

在基布兹发展早期,为了增加劳动力数量与传递基布兹理念,对于儿童必须

采用集体教养的方式,即设立儿童教养中心,由基布兹培育的专业人员来照顾.
父母白天将儿童送往儿童照顾中心,等到晚上再把孩子接回家. 有些基布兹规

定父母每天只被允许和自己的孩子相处一至两个小时. 这种集体教养方式对早

期基布兹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基布兹以及以色列社会的发展,集体教养儿童的必要性丧失了. 一方

面,基布兹的生产资料不断增加,这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基布兹成员为了工作而

无法照顾儿童的状况. 另一方面,基布兹的劳动制度越来越规范,劳动时间设置

更加合理,父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和照顾儿童. 对基布兹儿童的养育方式

出现由集体照顾向家庭照顾转变的趋势. 此外,父母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在

过去集体生活时代,为了集体利益,基布兹成员可以无条件地接受集体的安排和

号召. 随着基布兹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儿童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父母坚持家庭照顾理念,开始强调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认为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开端,是人格培育和发展的起源. 在现代的基布兹中,已经

基本找不到传统的集体教养模式了.

① MelfordE．Spiro, “UtopiaandItsDiscontents: TheKibbutzandItsHistoricalVicissitudes,”

５５７Ｇ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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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念危机的改革与批判

在出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发展危机后,基布兹随即在职业结构、所有制

结构、个人分配制度、管理模式、雇佣结构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多元化的基布兹

发展成为现实. 基布兹的经济改革让濒临破产的基布兹重获生机. 需要指出的

是,这种危机的度过只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即作为整体的基布兹经济再次实现正

增长,并且以色列政府也无法取消作为社会主义特殊存在的基布兹,从而将其变

为一个个普通的公民社区,虽然这种呼声在以色列政府官员和普通市民那里时

有出现. 虽然经济与政治上的危机已经解除,但是改革引入的侵蚀其传统的基

本价值的举措所带来的理念与文化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成了２１世纪以来基布兹

发展的最主要矛盾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经济与政治改革进一步加剧了基

布兹原有的理念危机. 截至２０１０年,大约有２/３的基布兹参与了私有化或者私

营化的改革行动,通过给自己贴上“差异化”或“新型”基布兹的标签,使自己的改

革合法化;另外１/３则是“集体主义”或传统类型的基布兹.① 一些基布兹甚至

将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他们的成员,一些人现在正在考虑将基布兹的财产分割

给成员. 人们往往把这种非同寻常的变化称为基布兹理念的消亡. “基布兹已

死”在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的以色列社会成了一种普遍认识,这种“死亡”并非经

济或者社会存在方面的死亡,而是指原有的集体主义理念的死亡.
面对原有的理念危机以及改革进一步加剧的理念危机,基布兹对此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改革. 第一,针对自愿原则的衰落,基布兹进行了改革. 首先,调动

和发挥老一辈成员对年轻成员的影响,增强年轻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次,提高对成员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放宽定居标准,在自愿原则下吸引更多移

民. 第二,针对集体观念的衰落,基布兹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首先,将部分资产划

归个人,但大部分财产依然由集体掌控,个人的生产与分配依然在集体中进行;
其次,在实施“按贡献比例补偿”分配的同时,实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控制“有

差别的奖励”工资结构造成的社会与成员“分层”. 第三,基布兹还主动改革绝对

平等制度,承认绝对平等理念的衰落是时代的新要求:一方面,承认个人经济上

的需求,不再坚持所有资产和分配完全平等的理念;另一方面,强调劳动的重要

性,坚决维护成员社会地位的绝对平等. 但是“很多以色列人认为,新型基布兹

允许成员收入存在差异,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平等的职能,与其他社区没有区

① MichalPalgiandShulamitReinharz,eds．OneHundredYearsofKibbutzLife: ACenturyof
CrisesandReinvention (London:TransactionPublishers,２０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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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应该再享受与其相关的优待,尤其是廉价土地”①. 第四,随着时代发展,
基布兹儿童教养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集体照顾不再被视为儿童教养的唯一方

式,成员强调家庭照顾在儿童成长和人格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集体

教育对儿童社会化成长的影响. 第五,随着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日益受阻,基布兹

的教育系统开始以价值认同教育替代原有的强意识形态教育. 第六,基布兹的

文化重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基布兹经历了重大变革,基布兹人需要寻找基

布兹社会主义新的意义,即对基布兹的重新定义,给予历史与现实合理的有效解

释. 面对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２１世纪以来的基布兹展开了一项系统性的文化

转向工程.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转向相比,基布兹的

文化转向既是一种研究和理论的转向,更是一种生产与社会实践维度的文化转

向. 总的来说,基布兹的文化转向走了一条从社会主义实践与历史的文化阐释

到社会主义文化遗产的保护,再到基布兹社会主义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的道路.
但是,理念或意识形态上的改革要比经济层面的改革困难得多,改革效果也

不如经济改革那么“立竿见影”. 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巩固了经济和政

治改革在当下取得的成果,但是这次针对理念危机进行的改革及其采取的措施

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场危机,并且为基布兹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首先,多元化与个性化已经成了今日基布兹最显在的特质,多种意识形态在基布

兹内存在,人们很难发现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所有基布兹中处于统治地

位. 其次,经过２１世纪文化转型,以色列性与犹太性成了基布兹人最重要的特

征,但是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未能取得应有的位置. 以色列海法大学

基布兹与合作理念研究中心主持过一项研究,其成员将基布兹受访者在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连续统一体中的自我定位与向以色列有代表性的犹太人口提出的

相同问题的答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５５％的受访基布兹成员将自己定义为社

会主义者,而一般样本为２５％;１３％的基布兹成员将自己定义为资本主义者,而

一般样本为３１％.② 造成这种喜忧参半的改革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先导性理念缺失. 这种缺失体现在先导性发展理念与改革理念的缺

失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
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换言

①

②

刘铁柱LiuTiezhu, 苑鹏 YuanPeng,«以色列集体村社制度基布兹的“私有化”改革及其启示»
[The“Privatization”ReformofKibbutzimintheIsraeliCollectiveVillageSystemandItsImplications],
于«农业现代化研究»[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Research],２０２１第一期[２０２０, No．１],７.

MenahemRosnerandShlomoGetz, “UndergoingChangeRecentPublicationsontheIsraeli
Kibbutz,”InternationalSociology２１．６(２００６):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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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先导性理念是一种对现实与未来的连接,是现实分析基础上对未来的总规划

与总布局. 但是综观基布兹应对理念危机的改革以及２１世纪的文化转向,它们

都属于一种被动式的理念重塑:前者是面对危机被动做出的应对之举,后者则更

多地发挥了一种对改变了的现实的解释功能. 因此,当代基布兹被动式的理念

重塑可以看作基布兹成员在断裂的传统与现实之间进行的一种连接尝试,也可

以说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妥协. 这种先导性理念与被动性理念的差异也造成了

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实践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与２１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有较大差

异. 从基布兹理念与基布兹发展的关系史来看,早期的基布兹理念是先导性的,
它为基布兹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与理论支持,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 但是,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危机期后,基布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并

且在改革的基础上被动地对传统理念进行了重塑. 从其取得的效果来看,这种

理念的重塑是失败的,今天基布兹的模式多元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改革后的

基布兹大致有三种模式,即集体主义基布兹(占总基布兹数量的２５％)、改革派

基布兹(占总基布兹数量的７２％)和城市基布兹(占总基布兹数量的３％). 大多

数基布兹开始减少对其成员的“责任”,并制定相应的策略来“削弱平等”、鼓励与

制造差异等. 如今,已经很难发现有某种或者某几种统一理念存在于所有的基

布兹实践中,反倒是“个性化”成了基布兹的总体特性,甚至有些城市基布兹表现

为城市居民仅仅在某种生态生活理念下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
其次,基布兹的社会主义理念没有转化成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一种缺乏

系统理论支撑的实践很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竞争日益激烈与多样的以色

列国中脱颖而出. 社会主义系统理论的缺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以色列

基布兹社会主义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掣肘因素. ２１世纪以来,有关基布兹社会主

义理论的研究虽然屡屡提及本􀅰勃洛霍夫(BerBorokhov,１８８１—１９１７年)和马

丁􀅰布伯(MartinBuber,１８７８—１９６５年)等人关于基布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

论,但一直未能引起基布兹管理者和成员的共鸣. 究其原因,首先,刚走出危机

的基布兹尚处于被动性的文化和理论辩护阶段,对一种先导性的文化与理论的

研究与建构还未进入其视野. 另外,纵观基布兹的百年历史,基布兹内部一直有

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 恩格斯评论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如何进入现代社会

时说道,德国是通过“哲学革命”,法国是通过“政治革命”,而英国是通过实践.①

套用恩格斯的话可以说,以色列的基布兹是通过实践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性是

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 基布兹在筹建之初并没有相关的理论体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TheCollectedWorksofMarxandEngels],第一卷[Volume１],(北

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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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第一个基布兹就是由几名年轻的犹太青年于１９１０年在加利利沿岸建立

的;从那时起,２７３个基布兹(其中一半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逐渐遍布全国,并

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以色列国的边界.① 这些犹太青年怀揣着犹太复国主义和

社会主义理想试图通过放弃私有财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家庭单位来实现

平等、自由和社会正义,并且自愿尝试完全平等的社区生活模式,从而直接投入

基布兹社会主义社区建设. 正是这种凸显的“实践性”映射出基布兹系统理论的

缺乏,基布兹建立之前的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系统化或

者半系统化的理念阶段,而基布兹在其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未产生过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的缺乏是基布兹在面对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晚期开始的基布兹大危机时表现得力不从心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使得

基布兹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的理念重塑过程中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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